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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几个日光温室，大棚的墙体有 6
米多高。每天站在棚的顶端来回走动，卷放棉
被。向南眺望，可见数十里外蜿蜒起伏的峨嵋
岭。更多的时候，我愿意目光向北移动，直到
被远山遮挡。

远处的山，亿万年前或许就存在着，用沉
默昭示着它的永恒。它不在乎我向它扫来扫
去的目光，不会因为我的炽烈而感到丝毫的
不安。可几十年来，它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延续
着，俨然我生存空间里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舅厦家就住在山下的村子里，童年的
我时不时赖在那里住些时日。我经常在日出
时爬到高高的城门楼上望这个山村。只见古
老的瓦房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升起，鸟儿们不
知躲在什么地方，一直“咕咕咕咕”地叫唤，那
声音穿透我的耳膜。

村里大街小巷是青石板铺就而成，岁月
流逝，石板已磨得光滑青亮。人们吃水要到村
子中央的泉池里去挑，这时肩上的扁担会发
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身子也跟着颤悠，不时
有水花溅在路上，滴落成一行行水渍。

村中央有观音堂，堂里三面皆有壁画，还
有雕花的檐板，想进去要上几级台阶。观音堂
东边有棵粗壮的老槐树，老百姓说树上停着
不知什么仙爷。观音堂正前方有两口石栏围
着的泉池，池里的小鱼儿在水里窜来窜去，好
不自在。孩童们围着石栏转，不时探着身子向
下看鱼儿游弋，有的大人看着危险，就远远地
吆喝要小心！

春天来了，表哥丑儿为营造温馨的气息，

从外头采回几枝迎春花，插在有水的玻璃瓶
里，屋子里就飘起淡淡的幽香。晚上和他搂一
个被窝里看小人书，他说：这画本叫《吕梁英
雄传》，知道吗，咱后头这山就是吕梁山。我
说：不是唤马头山吗？到底是啥山，反正不是
这山就是那山，再长大些才知道马首山是吕
梁山的一部分，也叫姑射山。

出了舅厦那条又窄又长的胡同，当街就
是一阁楼，阁楼下卧一根大人都难揽住的空
村树。这根木头不知道在这儿躺了多少年了，
通体光滑，一点都不跐手，邻居们平常就端了
碗坐在上面吃着午饭，聊着天，晚上摇着扇子
边乘凉边闲谝。

有一回，舅厦奶不知咋的嚷了调皮的我，
我就躲蹴在大人们中间听他们聊着天。舅厦
奶“建儿、建儿”地吆唤，我就不吱声。舅厦奶
急得转圈圈。后来，她从人堆里把我揪出来，
扬起发颤的手喊开了：“这贼狗儿的故意钻到
人堆里，看我打不死你这捣不烂！”

有一年，正月初三走舅厦，热炕上围一匝
子亲戚吃火锅。大姨父“嗞儿”一声脆响，一盅
酒下去了，那美滋滋的神态叫人看着眼馋。

“不辣，可香着哩。”我饮了一盅，皱了下眉头。
“不像个小伙子，再喝一盅。”我一下子上了大
姨父的“贼船”，又饮了两盅，脸通红通红的，
浑身发热，扑倒在爹的怀里，大人们笑吟吟地
看着我。

不知日子更替到了哪一天。早上的时候
爹骑着自行车接我回家，刚进院子，我撂下碗
筷就跑，攀上自行车后座，扳住座子死活不下

来。舅厦奶说：“鸡蛋滚水馍都泡好了，就不吃
啦？”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回吧，回吧，喂不
熟的小狗。”舅厦奶轻轻戳点我的头。那一次
告别那山村，以后才明白是向懵懵懂懂的童
年作告别。别了，舅厦院子里那棵诱人的沙果
树；别了，那群厮跟着见天闯祸的一群捣不烂
……

那村，遥远了，那山遥远了，延伸着……
在山村里的童年时光时而斑驳，时而单纯透
亮。时光如梭，在其间来回穿插，季节也变得
模糊，辨不出个赤橙黄绿青蓝紫来。

雄峻壮美的吕梁山一直延伸着非凡的意
义。它是英雄的山，华灵庙二十四烈士在此殉
国，他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可歌可泣，是一块让
后来人瞻仰的不朽丰碑。它是有着人文景观
的山，是隋末大儒王通在清濂洞读书教学的
场地。它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庄子在《逍遥游》
里的述说令人神往：“藐姑射山之神人焉。肌
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餐五谷，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

那山，就一直横亘在那儿没有改变。季节
在流转，我年年岁岁在它跟前来了又去了，它
巍峨着，沉默着，也不知道它对我是否有意
见？在我的潜意识里，它有一种沉静的力量，
与我面对面时，通过大地的传导，把这种能量
输送入我的骨骼中，使其裂变，铮铮作响。

总认为它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在望我，看
见我被风撕开了衣衫，吹乱了头发；看见我
在朦胧的月亮下弯腰挥镰；看见我在滂沱的
雨里撒欢；看见我在大雪中奔走，留下脚印
一串。

大山它始终连绵起伏着，像我的人生，从
来不是一路平坦；如我的思绪像潮水般涌动
着，贯穿我奔波的一生。它始终昂着头，像奔
驰的骏马，以高大威猛之身姿、大气磅礴之气
势向前。

我的目光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如果记忆
里那村不复存在，我的童真，我的亲情便失去
了根源。如果没有那山，我该向何处仰望？

那山那山 那村那村 那人那人
■尚建明

二姨父跟我们家住邻村。上七年级的时
候，村里撤销初中，我们便一起被并入二姨父
那个村子里上学。这期间，我在二姨他们家
吃住过两年。

那时候，二姨父不到四十岁吧，但我有记
忆起，就觉得他是个半老头子，剃个光头，然
后在头顶上包一条白羊肚手巾。小时候学过
贺敬之的诗里有“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句子，
印象中，陕北汉子的头巾是折叠成一条，扎在
头上，那结是打在前额上的。我二姨父不是，
他那头巾是整个地在头顶包下来，然后结扎
在后脑勺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上汉子们最
传统的扎法了。

二姨父是个地道农民。他吃饭从不挑
拣，只要有馍就成，吃不在顿上的时候，常
见他用开水泡馍，再剥一根葱，就是一顿
饭。因为耕种的需要，他常年养着牲畜，每
天三顿要喂牲畜，要担水、铡草、清理粪
便，总不会有清闲的时候。有一回农闲，二
姨父跟家里人商量好，准备把自家养的一头
老耕牛牵到集市上卖掉，再买头小牛犊回家
养起来。等午后回来的时候却见他牵回一头
烂了脊背的驴子，说是用那头老牛对换的。
二姨见他气色不好，憋到吃过饭以后才慢慢
问是怎么回事。说好卖掉老牛再要一个小
牛，怎么就换了头驴子？换驴子的事，二姨
父心里肯定是觉得吃了亏，担心家里人不会
同意，心里的弦本来就绷得很紧，二姨这一
问，他自己先发起火来：“我不想卖个好价
钱啊？要人家愿意来买！我不想换个好的来
啊？要人家情愿换！有本事你也去拉到集上
试试！”二姨父发起火来嗓门很大，眼睛瞪
得滚圆，额上的血管也同时怒张，表现得很
激烈。我正好学了文言文，马上就想起“布
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句子，
暗自在心里发笑。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也
分了好几亩土地，父亲是半个农民，一边在
乡里干事，一边还要做好几亩责任田。我们
家没有劳力养耕牛，每次耕种的时候总要掏

空子，借人家的耕牛来种地。有时候本村里
实在找不到了，就借二姨家的耕牛，索性连
二姨父也一并借过来了。

二姨父嗓门很大。一进我们村子，不论
年龄大小，看他都认识，大声跟人打招呼，
一边走一边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耕地的时
候嘴也不停，不是跟连畔种地的村人说话，
就是跟牛说话。牛能听懂几句简短的人话，
比如说，“哒哒”，是让它往左走；“咧咧”，
往右些走；“喔”，停下来；“梢”，后退；

“挑”，抬脚。可能还有一些，我不能完全列
举。

他对牛说话通常比较严厉，厉声厉色。
多数时候是骂：

“杀材！”
“蠢货！”
“瞎了你的贼眼了！”
“看我抽你！”
有时候也把牛当作通理性的人来骂：

“不要脸！”
“不嫌羞！”
“光知道吃！干起活来就磨叽死了！”
“这厮！要死不活的，给日本人磨洋工

啊！”
他不会有指桑骂槐的心眼，但骂起来总

有点那个味道：“噢，嫌苦啊？朝廷里头清闲，
你咋不去呢？”

“好个贼，你以为你是有钱有势的啊，没
人敢惹你啊。瞎了你的贼眼了！”

“我抽，我抽，我抽死你！你以为你是当
头的啊，我见你害怕啊。也不去照照镜子。”

……
农忙时候我们学生也放假，在家里参加

劳动。跟二姨父在一起劳动，听他骂牛，清苦
单调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几分趣味。

后来，二姨父就选择了最适合他的工作，
收废品。农闲的时候，每天骑了自行车，架一
副柳条篓子，到处吆喝着回收破烂，可以勉强

维持家里的生计。
二姨父虽然没有太多的本领，也没有更

多的理论认识，但他很在乎自己的独立性。
我们亲戚办了家企业，渐做渐大，在我们那一
带都算是“龙头老大”了，大家都劝他也进去
谋个闲差，可以领一份实惠稳当的工钱。他
在这方面却很有自己的主见，主要是受不了
别人的管制。他觉得自己每天骑个车子收点
破烂，挺好，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
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没人管得着。

有一回，二姨父穿行在城郊我妻子姐姐
的那个村子里收破烂，见到我大姨子在门口
跟邻里的一伙妇女在闲聊。一边收废品一边
闲聊的时候，二姨父欲言又止地对我大姨子
说：“我……认识你。”

大姐说：“你也是咱东边村子的吧？”
二姨父说：“你不是某某某的大姐吗？”那

个某某某，说的是我妻子的名字。
大姐说：“是呀，你怎么会认识我妹妹？”
二姨父不正面回答，却云里雾里地绕：

“我还认识某某某。”这个某某某，说的是我的
名字。

大姐说：“哦，你跟我妹夫是一个村子的
吧？”

二姨父吞吐着，“不是……”好半天才绕
回来说，“我们还是亲戚呢。”

大姐说：“哦，你跟我妹夫是亲戚啊。什
么亲戚呢？”

二姨父说：“嗯……”二姨父不肯说。
门口的妇女们也在一边帮腔：“亲戚有什

么不好说的。”
憋了好半天，二姨父终于说：“友斌舅家

婆，是我丈母娘。”
大姐想了好一会才明白：“你是友斌姨父

啊。咋不早些说，快回家去坐着说话去。”
二姨父把话说得那么绕口，把巷里的女

人们都笑坏了。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真是十足的幽默，其

实他那一点心事我怎能不知道。二姨父觉得
自己一个收破烂的，说是谁的亲戚并不能为
谁争了光。只是，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不为
别人脸上抹黑就罢了，哪里还会有嫌贫爱富
的心理。不能像个有出息人家的儿子一样，
会轰轰烈烈，八面玲珑，广大神通，也有能耐
提携提携自己的亲戚朋友。

我舅家婆还在世的时候，常有人替二姨
抱怨，抱怨她不该把二姨嫁这么个老实人。

大嗓门的二姨父大嗓门的二姨父
■周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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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爱 的 朋 友 ， 你 见 过 打 泥 墼
吗？

亲爱的朋友，你打过泥墼吗？
如 果 没 有 ， 那 就 听 我 给 你 说

一说吧……
打 泥 墼 ， 顾 名 思 义 ， 就 是 用

泥打成的泥抹。它比用土打的胡
墼大好几倍，是盘土炕的主材。

打泥墼，是农村老家在 20 世
纪 80年代前一种常见的活儿。

小 时 候 ， 我 就 经 常 在 村 头 巷
里的打泥墼现场跑来跑去、玩耍
打闹。长大后，又跟着父亲曾打
过三次泥墼。一次是 1966 年 7 月，
另一次是 1968 年 7 月，还有一次是
1979 年 7月。

这 三 次 打 泥 墼 ， 都 是 有 缘 由
的。

1966 年 那 次 ， 是 因 为 要 给 爷
爷奶奶盘新炕。爷爷奶奶住的土
炕虽然是解放前盘下的，但仍然
完好、又没有塌陷。可由于当时
生 产 队 在 麦 收 之 后 开 展 了 一 个

“今年看粪堆、明年比粮堆”的积
肥沤肥运动，要求 10 年以上的土
炕都全部打掉，爷爷奶奶的土炕
在必打之列。此时，担任村大队
主要领导干部的父亲当然就要带
头，必须积极主动地将爷爷奶奶
住 的 土 炕 打 掉 。 打 炕 时 ， 我 在
场，亲眼看见爷爷奶奶的眼圈都
红了……

当年 9 月，孝顺的父亲就亲自
动手，用新打的泥墼给爷爷奶奶
房里盘了新的土炕。

1968 年 那 回 打 泥 墼 ， 为 的 是
次年正月要结婚。当年 9 月，父亲
便用新打的泥墼将我结婚的新炕
盘成了。

1979 年 打 泥 墼 ， 则 是 因 为 老
家 扩 了 一 座 新 院 盖 了 三 间 新 房 ，
要盘个新炕。

这三次打泥墼，我是跟着看、跟着学和跟着
干的，至今印象都很深。通过看、学、干，我从
父亲的实践中摸索出了打泥墼的规律和要领，这
就是“三个阶段、二十个环节和严把六关”。

何谓“三个阶段、二十个环节”？其具体内容
是：

第一，准备阶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个阶段一切要从早，也就是要早筹划、早动
手，样样数数都检点，以做到“万事俱备”。每次
打泥墼，父亲在夏收之后就忙活起来了。这个阶
段有八个环节：一是定时间。就是确定在什么时
候 打 泥 墼 。 这 个 时 间 ， 一 般 是 阳 历 7 月 中 旬 左
右，因为此时已入小暑，气温高、雨量少，又有
麦草等，是打泥墼的最佳时间。二是选场地。即
优选打泥墼的场地。选场地的要求为“一平”，指
的是地面要平整，不坑洼；“二瓷”，指的是地面
要瓷实，不松软；“三高”，指的是地势要高，排
水通畅，不积水；“四宽”，指的是场地要宽阔，
不窄小。当时，我的父亲就把打泥墼的场地，选
在符合上述要求的自家门口南边的碾麦场，既
近，又方便，还利于干活。三是备好土。即备好
打泥墼所用之土。这种土，必须是没有任何杂质
和沙石的黄黏土。四是备全麦草。就是准备好三
四寸长的麦草、麦秸和麦衣。五是备足草木灰。
即备好一大洗脸盆正儿八经的纯净草木灰。六是
备好模子。即备好硬邦、标准的模具。七是备全
拍打工具。即备好石杵、棒槌、窄条木板和有角
有棱的半截砖头。八是和好泥。即是将土渗透水
后，加上短麦草和麦秸反复用铁锨和、用脚踩，
像揉面一样使其有拉力、有筋道。

第二，拍打阶段。“一行胜千言，实干论输
赢”。这个阶段，父亲把它称作是“实打实”阶
段。它有十个环节：一是摆放模子。即是在选好
的场地，把模子放平、放正，不能一边高一边
低，更不能歪歪扭扭。二是撒麦衣。就是给模子
内的地面撒一层较厚的、匀称的麦衣，以利挪启
泥墼。三是撒草木灰。即给模子内径四边撒上草
木灰，以利模子与泥墼分离。四是抹泥墼。就是
一人用铁锨将和好的泥一锨一锨往模子里倒，一
人用泥抹边摊、边按、边抹，以做到实在、无
缝、达标准、面边光。五是清理模子。每抹完一
块泥墼，就要将整个模子用泥抹彻底刮一遍，尤
其是内径四边和上面四边更须刮干净，以使泥墼
毛坯四边平光。六是严实覆盖。即用麦衣先撒一
层，然后再用麦秸对刚打下的泥墼进行覆盖，约
需两三天时间，以防曝晒和裂缝，必须让其慢慢
阴干。七是拍打泥墼。泥墼凝固好了，表面也不
沾手了，就要进行拍打。拍打约需两三次。八是
精心护理。即使是对拍打好的泥墼仍要覆盖较厚
的麦秸，以防裂缝。同时，还要备好雨具，以防
雨水侵蚀。此举约需三四天。九是平行挪位。泥
墼阴干七八成时，用模子将泥墼套紧平移到另一
个地方。移后，再覆盖上麦秸。这样做，是为了
加快泥墼阴干的速度。十是起揭泥墼。挪位约两
三天后，就将泥墼起揭起来，然后再按照丁字形
状一块一块靠住斜立。这样做，是为了通风透光
干得快。这样的立晒过程，也需两三天时间。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说明，每次打泥墼，父亲
都要多打一两块，为的是应急防意外。

这一系列流程下来一般约需十天到半个月。
但，最终还要由天气好坏和温度高低来决定。

第三，寄存阶段。“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泥墼打好了，干透了，但绝不能万事大吉。否
则，就会前功尽弃、心血东流。这就要求，必须
及时把泥墼抬运家中，寄存到合适的地方。这个
阶段有两个环节。一是抬运。即用人抬或拉运的
方式将泥墼转到家里。用人抬，是两个人用木杠
子一次抬一块。抬时，泥墼要用粗麻绳搂住垫烂
鞋的底部立着抬，后面的人还要用一只手护着防
止摇摆。用小平车运，每次可运两三块，但要将
泥墼斜靠在小平车一侧车帮上，在专人的护送
下，平平稳稳往回运。这两种方式，父亲都用
过，第一、二次是用人抬，第三次则是用小平车
运了。二是寄放。须寄放到安全、避雨、通风的
地方。抬运到家后究竟放在什么地方？父亲早就
收拾好偏院的柴房，并在地上摆好了两排等高的
砖头。放时是有讲究的，一要靠墙斜着放，二要

放在砖头上，三要在泥墼之间夹上
几根禾秆。这样做，父亲说是为了
不怕倒、不怕压、不怕潮，也利于
通风透气。

寄存泥墼过程中，父亲是十分
小心和细心的，像保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保护着每一个角、每一条棱。

何谓“严把六关”？其具体内容
是：

一 是 严 把 材 料 关 。 父 亲 曾 说 ：
“材料是泥墼的生命。”因此，他对
打泥墼的各种材料都很上心，特别
是 对 “ 土 ” 这 一 主 要 材 料 最 为 上
心 。 我 们 村 的 土 ， 有 碱 土 ， 有 沙
土 ， 有 垆 土 ， 有 黄 黏 土 。 经 过 比
较 ， 父 亲 毫 不 犹 豫 地 选 择 了 黄 黏
土，而且是纯纯正正的、无任何杂
质的黄黏土。选好后，无论路程有
多远，他都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回并
堆成长方形的堆子。第三次打泥墼
时，家里有了小平车，父亲才不用
扁担担土了。

二是，严把模子关。泥墼标准
不标准，关键看模子。因此，父亲
从不借用别人的模子，而是用硬杂
木自制。我记得，那时他是用家里
一 块 干 透 了 的 槐 木 板 做 了 一 副 模
子 。 解 板 时 ， 还 是 我 和 他 拉 的 锯 。
模子的尺寸长 2.1 尺，宽 2 尺，高 1.5
寸；四边木框宽度为 1.2 寸。模子四
边都是活的连结，其中一个角是可
以 打 开 的 。 当 时 ， 我 不 解 地 问 父
亲：“爸爸，你为什么不借个模子，
而要下苦自己做呢？”父亲笑着说：

“用自己做下的放心！”
三是严把和泥关。和泥，关系到

泥墼的质量。泥和得好，打下的泥墼
就结实耐用；泥和得不好，打下的泥
墼就容易破损。父亲和泥往往需三
步：头一步是在长方形的土堆上面先
打几个小畦，然后用水慢慢渗灌。渗
土的水不能用巷西头的咸水，而是要
用从 500 多米以外村北龙王庙井里担

的甜水。第二步是待土渗透后，将麦草撒进去，
将湿土不停加进去，用铁锨翻和。经过“翻和
—— 加 麦 草—— 加 湿 土—— 再 翻 和 ” 的 循 环 往
复，整个渗土就算和完了，这叫用锨和泥。对于
这种方式，父亲是不满足的，他还要用脚踩。踩
泥时，他把裤腿挽得很高，让我用铁锨将和的泥
一锨一锨倒腾到另一个地方，倒一层他踩一层。
如果麦草少，就再加些；如果泥硬，就加点水。
就这样一层一层地踩，直到将原用锨和的泥踩
完。踩完第一遍，父亲还要踩第二遍。踩第二遍
时，仍然要将泥一锨一锨倒腾回原地，倒一层
泥，踩一层，直至将第一遍踩的泥踩完。接着，
还要将泥倒腾着再踩第三遍。

经过用锨和泥，用脚三遍踩、三遍倒腾，父亲才
认为“泥和到位了”。此时，泥是和好了，但我的父
亲却成了个汗流浃背的“泥人”了！

第三步是凝结。泥和好后，不能立即用，而是
用铁锨折成圆锥形且抹光，让泥凝结，用村民的话
说叫“醒一醒”（方言念 xiù），以增强泥的塑性和韧
性。

四 是 严 把 抹 泥 墼 关 。 抹 泥 墼 是 打 泥 墼 的 基
础。抹时，父亲让我用锨将和好的泥一锨一锨往模
子里倒，父亲则用泥抹一一摊开并狠狠地按一按。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用铁锨铲泥时，要先
把泥翻个个儿，用锨“扎一扎”（方言 zā）；“扎”完
后，再翻个个，用锨“扎一扎”（方言 zā）。之后，再
把泥往模子里倒。这样做，也是为了增强泥的韧
劲。另一个是摊泥时，四边泥的高度必须高出模子
约 2 寸；从四边到泥墼中心必须慢慢凸起来，比边
上的高度再高约半寸。这样做，是为泥的收缩留下
余地，为拍打泥墼留下空间。抹完后，还要用泥抹
将四边和面部齐齐收一收，以达到光亮齐整效果。

五是严把拍打关。拍打，决定泥墼的强度结实
程度。怎样拍打呢？拍打的方式是：或是用石杵子
打，或是用棒槌捶，或是用窄条木板拍。父亲拍打
时，是三种工具交叉使用。拍打的顺序是，先四边
再中间，接着再由中间到四边，连续反复数次。拍
打泥墼的标准为，厚度要达到 1.6 寸，中间凸起的高
度要达到 2.1 寸，且面光而瓷实。拍打时，尤其要注
意四角的拍打。拍打四角，我往往用的是半截砖
头。拍打泥墼的响声，是有节奏的，是很好听的，像
一曲美妙的交响乐。

六是严把护理关。“会打不会护，不如家中坐。”
对于拍打成的泥墼，要像看守银壶一样看守它，仍
需要覆盖较厚的麦秸防曝晒、防裂缝，仍需要备好
防雨器物。护理的过程，也是阴干晾干的过程。在
这个时间段，父亲是高度警觉的，每天都要看几次，
有时端着饭碗也要看一看。

“关老爷是出五关斩六将，咱是把‘六关’保质
量。”父亲这句话虽然朴实，却说出了严把“六关”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阶段”“二十个
环节”和“严把六关”的苦斗，泥墼终于打成
了！这时巷里人都跑来看，这个说：“这泥墼打得
结实，真美！”那个说：“还是徐头 （对父亲的称
呼） 打得好，是咱巷头一份！”……

有一天，我问父亲：“打泥墼的真经到底是什
么？”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打的是人品。”对于
这句话，我想了又想，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人
品决定‘作品’。”既然如此，那么老父亲三次打
成的泥墼这个高质量高标准的“作品”，岂不是他

“吃苦耐劳、认真扎实、争强好胜、精益求精”优
良品质的体现和结晶吗？

人常说：“汗水是金。”三次打泥墼的实践，不仅
使我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而且让我从父亲身
上学到了许多。这些难得的“无价之宝”，成了我之
后前行的动力和力量。

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完这些，你有什么感想呢？
你一定会说：“打泥墼这个活，没想到程序就

那么多，就那么费时、费心、费力，真是太不容
易了！”是的，打泥墼虽是个粗活，可却也是个细
活，是一环套一环的，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
的。如果不按程序走，功夫下不到，也是根本打
不成的。

你一定会说：“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打泥墼这
个有意思的活了！”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打泥墼这个活儿早已销声匿迹退出历史
舞台了，可它的历史作用仍在，深刻影响仍在，
美好记忆仍在，且不时闪耀着朴实的光华！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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